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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家语言战略是基于国家语言需求ꎬ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全

局性、 系统性和长远性的宏观语言规划ꎬ 其重要性关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ꎮ 冷

战以来ꎬ 美国对苏联和俄罗斯在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战略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实施至今的 “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 是美国对俄语言战略的

重要手段ꎬ 体现了美国以语言为工具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战略意图ꎮ 事实证明ꎬ
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的产物ꎬ 还在于美国对其他

国家内部情况的了如指掌ꎮ 国家语言能力既是硬实力也是软实力ꎬ 语言技能和区

域知识的充分融合是外语人才和区域人才培养的关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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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国际交往中ꎬ 国与国关系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互间的了解程度ꎮ 冷战

期间ꎬ 美苏之所以没有发生热战ꎬ 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苏联国情的深入研究ꎬ
而研究的工具就是语言ꎮ 冷战以来ꎬ 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加强俄语学习和俄罗斯研

究的措施以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和安全战略ꎮ 冷战结束以后ꎬ 美国政府继续保

持对俄罗斯的警惕ꎬ 在语言政策上ꎬ 继续支持俄罗斯和东欧国家语言文化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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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ꎬ 并通过国际教育等途径增加外语人才储备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由于资金短缺ꎬ
美国国务院叫停了实施近 ３０ 年的 “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和语言培训项目”ꎬ 此举受

到美国学界的猛烈抨击ꎮ 事后不久ꎬ 乌克兰出现政治危机ꎬ 不久后克里米亚宣布

脱离乌克兰独立ꎬ 美俄关系跌至冰点ꎮ 美国国务院再次认识到了解俄罗斯及东欧

国家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国务院恢复了该项目的拨款ꎬ 继续支持美国学者、
研究生和科研单位进行东欧和欧亚地区的研究和高级语言技能培训ꎮ 从政治上

看ꎬ 这一项目的 “复活”ꎬ 表明东欧地区在美国全球利益中始终如一的战略地

位ꎮ 从理论上看ꎬ 美国的做法是对语言战略的调整ꎬ 即根据国际局势和本国语言

需求ꎬ 调整外语人才储备ꎬ 应对外界挑战ꎮ
针对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ꎬ 过去的了解和分析大多从意识形态、 经济、 军事

和地缘政治等方面入手ꎬ 没有剖析美国如何利用语言资源达到政策目的ꎮ 原因之

一是缺乏对语言功能的认识ꎬ 没有意识到语言、 国家安全与外交的重要关系ꎮ 另一

个原因是缺少解释国家语言规划行为的相关理论ꎬ 还没有将一个国家的语言规划行

为当成战略对象来研究ꎮ 本文以 “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和培训项目” 为例ꎬ
探讨美国的全球语言战略规划以及对苏联和俄罗斯的语言战略及所采取的措施ꎮ

一　 美国的语言战略规划

战略是调动一切力量与资源以实现既定政策目标的艺术与科学①ꎮ 战略可涉

及不同的领域: 经济战略、 国防战略、 外交战略、 文化战略等ꎮ 战略的目标是为

国家利益服务ꎮ 国家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ꎬ 必须有相应的战略资源 (如人口、
自然资源、 地理、 军事、 经济、 政治、 人文、 语言等)ꎬ 战略资源的多少体现国

家实力的强弱ꎮ 当语言为国家大战略目标服务时ꎬ 语言就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

源ꎬ 有效丰富和利用语言资源而制定的各项措施就是国家的语言战略规划ꎮ

(一) 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美国语言战略

国家语言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是基于国家语言需求ꎬ 为提升国

家语言能力的全局性、 系统性和长远性的宏观语言规划ꎮ 国家语言能力是指国家

在处理国内外事务时对语言需求的应对能力ꎮ 外语人才越多ꎬ 国家语言能力越

强ꎮ 国家语言能力是重要的软实力ꎮ 当语言能力被视为沟通各国文化的工具和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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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国际间理解的桥梁时ꎬ 语言能力能提升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ꎻ 当语言能力被视

为战略武器用来了解敌情和与敌人作战时ꎬ 语言能力能增强一个国家的威慑力ꎬ
较低的国家语言能力会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ꎮ 例如ꎬ 美国高层把九一一事件发生

的部分原因归咎于情报机构没有及时翻译重要信息ꎬ 美军在伊拉克战场陷入困境

的一个原因是美军对当地语言和文化缺乏了解ꎮ
语言战略依据国家及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ꎬ 体现不同的政策导向———安全导

向、 经济导向、 意识形态导向或政治导向ꎮ 美国是一个安全意识和危机意识非常

强的国家ꎬ 导致其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必然偏向国家安全ꎮ １９５７ 年ꎬ 苏联成功发

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ꎬ 迫使美国立即通过 «１９５８ 年国防教育法»ꎬ 该法

第六章支持高校发展外语教育和国别研究ꎮ ２００１ 年九一一事件发生后ꎬ 美国政

府将国家语言能力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ꎬ 于 ２００６ 年公布 “国家安全语言计

划”ꎬ 加强关键外语的教育ꎮ
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语言战略紧紧围绕国家的核心利益实施ꎮ 美国历年的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将其核心利益分成国防、 经济、 价值观和国际秩序四个方面ꎮ 语

言战略必然为这些内容服务ꎬ 语言的作用表现在: 在国防方面ꎬ 为美国本土和同

盟国的安全服务ꎬ 提升国家硬实力ꎻ 在经济方面ꎬ 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国政府为应对亚洲经济腾飞ꎬ 出台了 «１９８４ 年经济安全教育

法»ꎬ 首次将外语能力和经济安全联系在一起)ꎻ 在价值观方面ꎬ 推动民主价值

观和美国文化的传播 (例如ꎬ 通过广播、 电视和外援等途径传播美国文化)ꎻ 在

国际秩序方面ꎬ 增强美国的国际领导力ꎬ 树立世界领导者形象ꎮ

(二) 关键语言规划

美国语言战略的国家安全导向主要表现在关键语言的规划上ꎬ 即哪些语言对美

国利益来讲是关键性语言ꎬ 其历史可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ꎮ １９５８ 年ꎬ 美国国会

通过了 «国防教育法»ꎬ 根据该法第六章的规定ꎬ 美国联邦政府教育办公室的首要

任务是制定关键语言列表ꎬ 并以此为据确定国家优先扶持的语言和区域研究中

心①ꎮ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１ 年ꎬ 教育办公室连续发布四个公告明确了 ６ 个最关键语种 (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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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顺序排列): 阿拉伯语、 汉语、 印度斯坦语 (现在的印地语和乌尔都语)、 日语、
葡萄牙语和俄语ꎮ 在１９６１ 年７ 月１ 日的第四个公告中ꎬ 教育办公室确定了四个关键

级别的 ８３ 个语种: 一类关键语言 ６ 种 (国家最需要的语言)ꎬ 二类关键语言 １８ 种

(不是特别急需的语言)ꎬ 三类关键语言 ５９ 种 (现在不太重要但将来可能重要的语

言)ꎬ 其它 “被忽视的” 语言被列为第四类ꎮ 此后ꎬ 美国政府根据形势需要对关键语

言列表作出多次调整ꎬ 语种的认定原则是: 有利于国家安全、 经济发展和科学研究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经济异军突起ꎬ 美国的危机意识凸显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国出台了 «１９８４ 年经济安全教育法» (Ｐｕｂ􀆰 Ｌ􀆰 ９８ － ３７７)ꎮ 该法第

二章规定ꎬ 教育部在指定期限内公布关键语言列表作为政府资助外语教育的依

据ꎮ 随后ꎬ 美国教育部长于 １９８５ 年 ８ 月在 «联邦公报» (５０ ＦＲ ３１４１２ － ３１４１３)
上公布了最终的 １７３ 种关键语言ꎮ 九一一后美国的关键语言规划继续走向制度

化ꎮ 根据 ２００８ 年修订的 «高等教育法»ꎬ 美国教育部要与其它政府部门协商制定

并公布年度关键语言列表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５ 年公布的关键语种没有变化ꎬ 共 ７８ 种ꎬ
最关键的语言是: 阿拉伯语、 汉语普通话、 波斯语、 韩语、 俄语和乌尔都语①ꎮ
除了教育部ꎬ 美国国防部、 国务院和情报部门分别确定了本部门认可的关键外

语ꎬ 但总体差异不大ꎮ 这些部门在实施关键语言战略时根据项目不同ꎬ 支持的语

种也不同ꎮ 如国务院 “关键语言奖学金” 项目支持的关键语言有 １３ 个: 阿拉伯

语、 阿塞拜疆语、 孟加拉语、 汉语、 印地语、 印尼语、 日语、 韩语、 波斯语、 旁

庶普语、 俄语、 土耳其语、 乌尔都语ꎮ 国防部 “国家领航语言计划” 支持的语

种是 ９ 种: 阿拉伯语、 汉语、 印地—乌尔都语、 韩语、 葡萄牙语、 波斯语、 斯瓦

希里语、 土耳其语、 俄语ꎮ 还有其它很多类似项目ꎮ
总体而言ꎬ 美国政府通过规划关键语言引导外语教育朝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方

向发展ꎮ 关键语言列表作为美国政府认定和支持外语和区域研究中心的重要依据ꎬ
在某种程度上ꎬ 可以被视为美国国家战略调整的一个风向标ꎮ

(三) 语言战略实施体系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经过 ５０ 多年的发展ꎬ 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教育部、
国务院、 国防部和情报部门四位一体的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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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框架①

这一体系有明确的战略目标、 实施途径和内容ꎮ 共同的目标是: (１) 建设

从中小学到大学再到职场的外语人才一条龙培养体系ꎻ (２) 增加外语学习者人

数ꎻ (３) 增加外语教师数量ꎻ (４) 增加非通用语种数量ꎻ (５) 建设国家语言志

愿者人才库ꎮ 实施途径是管理部门依托高校建设语言和区域研究中心ꎬ 实施关键

语言教育项目 (见表 ２)ꎮ 国务院国际交流项目———东欧及俄语培训是这一实施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表 １　 美国教育部、 国防部、 情报部门、 国务院语言战略实施项目②

主管部门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教育部 “国际和外语教育计划”

«高等教育法» “第六章” １０ 个项目: 美国海外研究中
心、 商业与国际教育、 国际商业教育与研究中心、 外语
与区域研究奖学金、 国际公共政策学院、 国际研究和
学习、 语言资源中心、 国家资源中心、 国外信息访问及
技术创新与合作、 本科生国际研究和外语教育ꎮ
富布赖特 －海斯 ４ 个项目: 博士论文海外研究、 教师海
外研究、 团体合作海外研究、 双边海外研讨会ꎮ

国防部 “国家安全教育计划”

９ 个项目: 戴维􀅰博伦本科生奖学金、 戴维􀅰博伦研究
生奖学金、 语言领航项目、 传承语者英语提升项目、 国
家语言服务团、 全球军官项目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ｒ)、
非洲语言试点启动项目、 “预备役军官培训团” 试点领
航计划、 语言培训中心ꎮ

９３１

①
②

李艳红: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战略变迁»ꎬ 博士论文ꎬ 北京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５ 年ꎮ
同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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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部门 情报学者项目
情报共同体学者项目、 帕特􀅰罗伯茨情报学者项目、
国家安全局夏季语言培训项目、 国家安全局 “斯托克
斯外语项目”、 星谈计划 (ＳｔａｒＴａｌｋ) 等ꎮ

国务院 国际交流项目
富布赖特关键语言项目、 关键语言奖学金项目、 吉尔
曼国际奖学金 － 关键语言奖学金、 东欧及俄语培训项
目等ꎮ

二　 美国对苏联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

美国的语言战略是冷战的产物ꎬ 苏联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是美国支持语言和区

域研究的主因ꎮ 冷战时期ꎬ 美国对苏联的语言战略是遏制苏联的工具ꎬ 手段主要

包括通过俄语学习了解苏联的动态ꎬ 通过英语教育传播美国的民主价值观ꎮ 冷战

结束后ꎬ 美国对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有所转变ꎬ 关注的地区和语言更加广泛ꎬ 重视

俄语的同时还加强了东欧语言及新独立国家语言的学习ꎬ 目的是深入了解欧亚地

区的局势和国情ꎬ 为国家决策服务ꎮ

(一) 冷战时期对俄语的高度重视

１９５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苏联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ꎬ 震惊了美国朝野ꎮ
当时极端反共的参议员亨利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Ｈｅｎｒｙ) 称苏联发射卫星是 “对美国科学、
工业、 技术优势地位的致命一击”①ꎮ 在自信心极度受挫的情况下ꎬ 美国政府加

强了俄语及苏联问题研究ꎬ １９５８ 年通过的 «国家安全教育法» 更是以法律形式

支持俄语教育ꎮ 从此ꎬ 美国的俄语教育和苏联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ꎬ 由美国政府

和大财团支持的相关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并快速发展起来ꎮ １９６８ 年美国 “国际研

究和交流董事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ｏａｒｄ) 成立ꎻ １９７４ 年ꎬ
美国 “俄语教师协会”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成立ꎬ 同年

“凯南高级俄罗斯研究院” (Ｋｅｎｎ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成立ꎻ
１９７７ 年ꎬ “苏联及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 成立ꎮ 这些机构主导了美国苏联研究的

方向和内容ꎬ 成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智库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苏关系因核武问题日趋紧张ꎬ 美国对苏联的战略转向强

０４１

① 美国纽约州教育部档案 “联邦政府和州教育政策———艾森豪威尔时期: 斯普特尼克、 国防与国际
竞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ｎｙｓｅｄ􀆰 ｇｏｖ / ｅｄｐｏｌｉｃｙ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ｓ＿ ｅｓｓａｙ＿ 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 ｓｐｕｔｎｉｋ􀆰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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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ꎮ 里根政府提出要对苏联这个 “邪恶的帝国” 进行一场 “十字军的征伐”ꎮ 此

时ꎬ 美国迫切希望了解苏联的政治军事动向ꎬ 但苏联及东欧专家的不足严重制约

了新战略的实施ꎮ 为此ꎬ １９８３ 年ꎬ 美国国防部委托美国大学协会对国家的外语

能力和区域研究能力进行评估ꎬ 于次年 ４ 月形成了一份国家语言和区域研究能力

报告——— «超越增长: 语言和区域研究新阶段»①ꎮ 报告指出ꎬ 美国从事苏联、
东欧、 非洲及拉美地区研究的专家严重不足ꎬ 且这些专家的外语能力普遍不高ꎬ
例如ꎬ 掌握俄语、 乌克兰语、 波罗的海语言、 高加索语言、 亚洲语言、 波斯语的

专家比例分别只有 １９％ 、 ２５％ 、 ５０％ 、 ２７％ 、 １０％和 ２０％ ꎮ 在支持者的呼吁下ꎬ
美国国会通过了 «１９８４ 年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ꎬ 每年拨款 ５００ 万美元资助

美国高级学者提高语言技能并开展相关区域研究ꎮ 同时ꎬ 美国加大了对教育部

“第六章” 俄语研究的投入ꎮ
相关计划实施结果显示ꎬ 几十年来ꎬ 美国俄语学习者的数量呈波段式上升ꎮ

１９５８ 年ꎬ 美国高校俄语课程修习人数为 １６ ０４２ 人ꎬ １９６８ 年增至 ４１ ２８０ 人ꎬ 这是

一个惊人的增长速度ꎮ 经过 ７０ 年代外语教育的低潮ꎬ １９８０ 年学习俄语的人数跌

至 ２３ ９８７ 人ꎬ 在政策干预下 １９９０ 年又回升至 ４４ ４７６ 人②ꎮ 在某种程度上说ꎬ 冷

战期间ꎬ 美苏之所以没有发生热战ꎬ 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俄语教育的重视及

对苏联国情的深入研究ꎮ

(二) 冷战后对俄罗斯东欧中亚地区语言的重视

冷战结束后ꎬ 国际格局发生多重变化ꎬ 美国对其语言战略作出重大调整ꎮ
１９９１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重要法案——— «１９９１ 年戴维􀅰博伦国家安全教育法»
(Ｄａｖｉｄ Ｌ􀆰 Ｂｏｒ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９１ꎬ 简称 «国家安全教育

法»)ꎬ 该法与教育部的 “第六章”ꎬ 国务院的 “第八章” 成为美国政府支持的语

言和区域研究的三驾马车ꎮ 鉴于俄罗斯不再构成美国的主要威胁ꎬ 政府对俄语和

区域研究的关注度相对降低ꎬ 投入相对减少ꎮ 这时期的语言战略规划扩大至新独

立国家及对美国利益攸关的国家和地区ꎮ 在关键语言规划上ꎬ 在东欧地区ꎬ 除俄

语之外ꎬ 阿尔巴尼亚语、 亚美尼亚语、 阿塞拜疆语、 白俄罗斯语、 波斯尼亚语、
保加利亚语、 车臣语、 克罗地亚语、 格鲁吉亚语、 波兰语、 罗马尼亚语、 塞尔维

１４１

①

②

Ｌａｍｂｅｒｔ ｅｔ ａｌ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７６􀆰

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数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ｌａ􀆰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ｌｓｕｒｖｅｙ＿ 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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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语、 乌克兰语ꎬ 以及中亚五国的语言 (哈萨克语、 吉尔吉斯语、 塔吉克语、 土

库曼语、 乌兹别克语)ꎬ 成为美国教育部、 国务院、 国防部等公布的关键性外语ꎮ
２００１ 年发生的九一一事件是美国语言战略的一个新的转折点ꎮ 恐怖袭击事

件暴露了美国语言能力的缺失ꎬ 迫使其重塑语言战略ꎮ 美国政府从 ２００２ 年大幅

增加关键语言教育投入ꎬ 特别加强了对阿拉伯国家语言的研究ꎮ 同时ꎬ 考虑到俄

罗斯和东欧国家的重要战略地位ꎬ 俄语及东欧语言的支持力度也有所加大ꎮ 例

如ꎬ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年ꎬ 国务院 “第八章” 项目资金每年拨给美国俄语教师协会约

５０ 万美元ꎬ 用于俄语及东欧语言的培训ꎮ
美国对东欧中亚地区语言和区域研究的重视源于美俄关系的变化ꎮ 冷战结束

后ꎬ 美俄关系时而缓和时而紧张ꎬ 直接影响了美国的语言战略ꎮ 例如ꎬ ２００８ 年

发生的俄罗斯格鲁吉亚冲突促使美国支持格鲁吉亚语教育ꎮ ２０１３ 年ꎬ 乌克兰局

势动荡ꎬ 美俄关系降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ꎮ 美国高调介入乌克兰局势ꎬ 帮助

乌克兰摆脱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并拉拢原苏联独立国家与俄罗斯对立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美国通过 «支持乌克兰自由法»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ｃｔ ｏｆ
２０１４ꎬ Ｐｕｂ􀆰 Ｌ􀆰 １１３ － ２７２)① 公开支持乌克兰并制裁俄罗斯ꎬ 同时以语言为武器向

东欧地区传播美国的声音ꎮ 该法规定: 美国政府将在 ２０１５ 财年拨款 ３􀆰 ５ 亿美元

向乌提供反坦克炮和穿甲弹等武器装备ꎻ 划拨５ ０００万美元专项基金向乌提供紧

急能源支持和修建能源基础设施ꎻ 与乌克兰、 格鲁吉亚、 摩尔多瓦建立同盟关

系ꎻ 对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俄国防产品出口公司等大型公司实施新的制裁措

施ꎮ 在语言战略上ꎬ 法律授权美国广播理事会加强对原苏联国家的俄语广播②ꎬ
对抗俄罗斯联邦的宣传ꎮ 该法还规定ꎬ 通过 “美国之音” 和 “自由欧洲” 加强

对乌克兰、 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广播ꎬ 后期的广播范围还扩大到拉脱维亚、 立

陶宛和爱沙尼亚ꎬ 以及加强除俄语、 乌克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等关键语言的广播ꎮ
这项广播计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每年拨款１ ０００万美元ꎬ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于招募

语言人才ꎮ
总之ꎬ 美国对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手段从主要利用俄语资源扩展到新独立国家

２４１

①

②

该法由共和党议员吉姆􀅰格拉克 (Ｊｉｍ Ｇｅｒｌａｃｈ) 提出ꎬ 当天在众议院通过ꎬ 两天后在参议院通过ꎬ
通过之快ꎬ 史上罕见ꎬ 被俄罗期批评没有经过正常的投票程序ꎬ 是对俄罗斯的公然对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ｔｒａｃｋ􀆰 ｕｓ /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 ｂｉｌｌｓ / １１３ / ｈｒ５８５９ꎻ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３ / ｃ ＿ １１１３６２７８
４５􀆰 ｈｔｍ

这里的 “广播” 涵盖无线电、 电视、 互联网等媒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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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ꎬ 即东南欧、 中亚等地区的语言ꎮ 美苏关系越紧张ꎬ 美国越重视与双方利

益相关国家的语言教育ꎮ

三　 “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和培训项目” 的语言战略意图

语言战略意图是国家行为体为了解对象国的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等发展

动向ꎬ 以语言为工具ꎬ 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构想ꎮ 美国的语言战略意图是: 学习

当前战略对手和潜在战略对手的语言ꎬ 用他们的语言了解他们的国情ꎬ 帮助美国

政府作战略决策ꎮ 美国对苏联和当今俄罗斯的语言战略意图是: 美国不仅要学习

俄语ꎬ 还要学习东欧中亚国家语言及其他新独立国家的语言以及俄罗斯联邦内各

共和国的语言ꎬ 特别是与美国利益攸关的国家和地区的语言ꎮ １９８３ 年出台的

«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 的实施和发展正是这一意图的体现ꎮ

(一) «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 的出台与变迁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受资金短缺的影响ꎬ 美国的俄语教育和苏联研究陷入低谷ꎮ
进入 ８０ 年代ꎬ 美国人发现老一代苏联专家逐渐退出政治舞台ꎬ 新一代苏联专家

短缺ꎮ 美国人还发现ꎬ 在新形势下ꎬ 他们需要更新对苏联及东欧国家的认识ꎮ 因

此ꎬ 苏联及东欧研究再度受到重视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ꎬ 在相关组织、 学者和议员的

呼吁下ꎬ 美国会通过了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５ 财年国务院授权法» (Ｐ􀆰 Ｌ􀆰 ９８ ~ １６４)①ꎬ 该

法第八章是 «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②ꎬ 向苏联研究领域提供稳定的财政支

持ꎬ 用于学术交流、 语言培训、 研究生和学者奖学金等的支出ꎮ
«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 的出台有两个刺激因素ꎬ 一是美国对苏联的战

略调整ꎬ 二是国内堪忧的俄语教育和苏联研究ꎮ
首先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美国新保守主义强势复兴ꎬ 其外交政策更具侵略

３４１

①

②

法律全称为: “Ｔｏ 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ｉｓｃａｌ ｙｅａｒｓ １９８４ ａｎｄ １９８５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ｓｉ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ａｎｄ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 国务院授权法
一般每年通过一次ꎬ 其中规定了国务院每个财年的各项开支ꎮ 这里的 “第八章” 与其它章节没有直接关
系ꎬ 只是政府的一项开支ꎮ

法律全称: «１９８３ 年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 (Ｓｏｖｉｅｔ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ｃｔ
ｏｆ １９８３)ꎬ 起先由议员李􀅰汉密尔顿于 １９８３ 年 ６ 月 １ 日在众议院提出 Ｈ􀆰 Ｒ􀆰 ６０１ 提案ꎬ １９８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因
财政部存在不同意见而被搁置ꎮ 同时期ꎬ 但丁􀅰法塞尔 (Ｄａｎｔｅ Ｂ􀆰 Ｆａｓｃｅｌｌ) 提出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５ 财年国务院授
权法议案 (章号 Ｈ􀆰 Ｒ􀆰 ２９１５)ꎬ 将 Ｈ􀆰 Ｒ􀆰 ６０１ 纳入议案的第八章ꎬ 于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获两院通过ꎬ ２２ 日总
统签署升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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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①ꎮ １９８１ 年ꎬ 里根总统执政后ꎬ 他恢复了对苏联的强烈谴责ꎬ 将其称为 “邪恶

的帝国”ꎬ 并竭力游说北约在欧洲部署短程核武器以阻遏苏联②ꎮ 然而ꎬ 重新开

始的军备竞赛及里根关于核战争的任意言论引起了国内外的恐慌ꎮ 一些国会议员

担忧美苏两国的对抗会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ꎬ 甚至是核战争ꎮ 为了避免冲突ꎬ 议

员们希望政府设立一个教育交流项目以增进美国对苏联及东欧的了解ꎮ 在这一大

环境下ꎬ 由李􀅰汉密尔顿 (Ｌｅｅ Ｈ􀆰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牵头ꎬ ７０ 多名议员联合提出 «苏
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ꎮ 当时ꎬ 与该提案一同进入议程的还有另外两个议案:
«以增进认识为宗旨的交流法»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ｃｔꎬ Ｈ􀆰 Ｒ􀆰 ３５００) 和

«以和平为宗旨的美苏学生交流决议» (Ｔｈｅ Ｕ􀆰 Ｓ􀆰 － Ｓｏｖｉｅ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ꎬ Ｈｏｕｓｅ Ｊｏｉｎ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２５４ꎬ 主要面向中学生)ꎮ 这三项议题都强调美国政

府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ꎬ 通过美苏学生交流和语言学习增进双方了解ꎬ 消除误

解ꎬ 更新认识ꎮ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在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三项议题举

行的听证会上ꎬ 雷古拉 (Ｒｅｇｕｌａ) 议员指出ꎬ “这些交流项目的成本不及一艘巡

洋舰、 一艘战舰或 ２０ 辆坦克ꎬ 但就长远利益而言ꎬ 它们能带来更长久的和平ꎮ
没有交流就没有和平ꎬ 这对外交尤其重要ꎮ” 在三项议案中ꎬ «苏联及东欧研究

和培训法» 与国家安全的联系最为紧密ꎬ 因此得到议员们和政府高层的普遍支

持ꎮ 该法案明确声明: “有关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知识ꎬ 对于美国国家安全、 对于

在对外关系中促进国家利益以及对于审慎处理国内事务ꎬ 都是最为重要的ꎻ 发展

和利用有关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知识ꎬ 取决于以国家力量来支持训练有素且经验丰

富的专家从事高级研究ꎮ”③ 可以说ꎬ 美国政府重新重视俄语和苏联研究ꎬ 体现

了美国对苏联新遏制战略的特点ꎬ 即通过深入研究苏联ꎬ 找到苏联体制的弱点ꎬ
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ꎮ

其次ꎬ 美国的外语教育在经历 ６０ 年代的高速发展后ꎬ 由于缺少资金投入ꎬ
在 ７０ 年代发展放缓ꎬ 外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下滑ꎬ 受此影响ꎬ 很多高校因资金问

题停止了苏联研究ꎮ 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调查ꎬ １９７２ ~ １９８０ 年ꎬ 美国高校俄

语学习者减少了三分之一ꎻ 在每年全美高校毕业生中ꎬ 懂俄语的只有千人左右ꎬ

４４１

①
②

③

李志东、 梅仁毅: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复兴»ꎬ 载 «国际论坛» 第 ５ 期ꎮ
〔美〕 埃里克􀅰方纳: «给我自由! 一部美国的历史» (下卷)ꎬ 王希译ꎬ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３６４ 页ꎮ
王子晖: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美国苏联学的危机及其应对»ꎬ 载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４ 第 ６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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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通其它东欧语言的不足百人①ꎮ 此外ꎬ 高级俄语研究者少之又少ꎬ １９７４ ~ １９７９
年ꎬ 全美平均每年提交的关于苏联外交的博士论文只有 ８ 篇ꎮ 从政府部门的语言

需求看ꎬ 东欧研究专家的缺口极大 (见表 ４)ꎮ 前国防情报局局长尤金􀅰泰伊

(Ｅｕｇｅｎｅ Ｆ􀆰 Ｔｉｇｈｅ) 指出ꎬ 在他担任局长期间 (１９７７ ~１９８１ 年)ꎬ 有约 ２５０ 人从事与

苏联相关的军事、 经济、 地理等情报工作ꎬ 但能称为专家的不过 １２ 人ꎬ 而且这些

人当中很少精通俄语ꎮ 这些数据充分反映了苏联及东欧研究专家青黄不接的事实ꎮ

表 ４　 １９８１ 年美国政府部门苏联及东欧研究职位缺口②

专业 当前 需求

社会学 １８ ~ ２０ ８８

政治学 ２６０ ５００ ~ ５２０

经济学 １００ ~ １２０ ２００ ~ ２２５

历史 ４２０ ６７５

语言和文学 ２２０ ４２０

因此ꎬ 有学者大声疾呼: “我们极其缺少相关专家服务美国的外交ꎮ 培养一

名苏联专家要十几年ꎬ 所以我们必须提前作好准备以应对 ９０ 年代的需要ꎮ 不懂

对象国的语言就无法了解他们的社会ꎬ 就如在黑暗中摸索前行”ꎬ “加强对战略

对手的了解至关重要ꎬ (与硬武器相比) 这些议案不能射击、 不会产生放射性物

质、 不会让人感到恐惧ꎬ 但它们会加强美国国防ꎬ 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钥匙”③ꎮ
这些呼吁的战略意图很明显ꎬ 即美国继续对苏实施遏制战略ꎬ 通过军备竞赛、 经

济制裁等硬手段削弱苏联的综合实力ꎬ 同时以公共外交的软手段达到和平演变的

目的ꎮ 因此ꎬ 政府支持的语言和区域研究项目的本质是为和平演变服务ꎮ 多项措

施联合起来加速了苏联的解体ꎮ
法律通过后ꎬ 国务院随即成立了 “苏联及东欧研究咨询委员会” (Ｓｏｖｉｅｔ －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成员包括国务卿、 国防部长、 教育

５４１

①

②

③

引自明尼苏达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肯尼斯􀅰凯勒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Ｈ􀆰 Ｋｅｌｌｅｒ) 在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苏联及东欧
研究和培训法” 听证会上的陈述ꎮ

Ｗａｌｔｅｒ Ｄ􀆰 Ｃｏｎｎｏｒꎬ “Ｓｏｖｉｅｔ 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ꎬ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ꎬ” ｉｎ Ｗ􀆰 Ｄ􀆰 Ｃｏｎｎｏｒꎬ Ｒ􀆰 Ｌｅｖｇｏｌｄꎬ Ｄ􀆰 Ｍａｔｕｓｚｅｗｓｋｉ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ꎬ ＩＲＥＸ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ꎬ １９８２ꎬ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８ꎻ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ＲＥＸꎬ １９８２􀆰 转引
自 １９８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苏联及东欧研究和培训法” 听证会ꎮ

Ｉｂｉｄ􀆰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

部长、 国会图书馆负责人、 美国斯拉夫研究协会主席及美国大学协会主席ꎮ 国务

卿授权委员会委托研究单位资助高级学者、 研究生和博士后开展苏联东欧地区研

究及语言培训ꎮ 项目每年平均投入 ５００ 万美元ꎬ 总投入期为 １０ 年ꎮ 项目资金主

要分配给: 美国俄语教师协会 (后更名为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美国学术团体协

会、 社会科学研究协会、 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 苏联与东欧研究全国委员会

(现名全国欧亚及东欧研究委员会)、 威尔逊中心凯南研究所等组织和机构ꎮ 然

而ꎬ 十年未到ꎬ 苏联解体ꎬ 但项目继续实施ꎬ 实施目标有所改变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第八章” 项目更名为 “东欧及原苏联独立国家研究与培训”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ꎬ 实施目标从获取对方信息改变为在东欧推广美式民主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８ 年的项目申请明确规定: 项目委员会特别鼓励受资助者在对象国从事发展

市场经济、 建立民主政府和发展公民社会的活动ꎮ ２０００ 年以后ꎬ 申请说明中又

增加了一条规定———要求受资助者为美国及外国受众传播与当前美国政治利益相

关的知识ꎬ 具体内容包括: (１) 和平与安全 (如反恐、 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跨国犯罪、 缓和冲突、 维稳行动和国防改革)①ꎻ (２) 公正和民主执政 (如法律

和人权、 善政、 政治竞争、 公民社会)ꎻ (３) 深入群众 (如卫生、 教育、 社会服

务和保护弱势群体)ꎻ (４) 经济增长 (包括贸易与投资、 环境、 基础设施与金

融)ꎮ 项目还规定ꎬ 海外的研究者要与美国大使馆保持密切协作关系ꎬ 积极参与

美国政府在海外的相关活动 (如在对象国进行演讲或授课等)ꎮ 在研究内容上ꎬ
新项目支持一切符合美国政治利益的、 与对象国有关的国情或历史文化研究ꎮ 受

资助者在学业结束后可选择在联邦政府、 美国驻海外大使馆和非政府组织等地工

作ꎬ 为其提供政策咨询服务ꎮ 项目资助的重点地区是东欧和欧亚国家②ꎬ 研究问

题主要是这些国家的跨境、 跨区问题 (如中亚、 高加索、 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巴

尔干地区的民主进程问题ꎻ 中亚跨地区反恐问题ꎻ 五个 “斯坦国” 的历史、 种

族、 语言、 政治、 经济和文化ꎬ 以及它们与伊拉克、 伊朗、 阿富汗、 巴基斯坦、

６４１

①

②

这项任务与美国国务院的一项工作有直接关系ꎬ 美国国务院有专门一个机构叫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 使命是应对国外危机ꎬ 维护国家安全ꎬ 主要关注
缅甸、 洪都拉斯、 肯尼亚等国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 / ｊ / ｃｓｏ /

包括 ２９ 个国家: 阿尔巴尼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保加利
亚、 克罗地亚、 捷克、 爱沙尼亚、 格鲁吉亚、 匈牙利、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立陶宛、
马其顿、 摩尔多瓦、 黑山、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塔吉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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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中国及土耳其国家的文化联系)ꎮ 关键性语言必须是中高级俄语、 欧亚语

言及美国国内学习者较少的东南欧语言ꎮ
至 ２０１３ 年ꎬ “第八章” 已经实施了近 ３０ 年ꎬ 在起起落落之后ꎬ 俄罗斯和东

欧研究再次面临资金危机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美国国务院宣布停止 ２０１４ 年对东欧及

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的资助ꎮ 然而ꎬ 没过多久ꎬ 乌克兰反政府

示威爆发ꎬ 美俄关系跌入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ꎮ 东欧项目支持者随即向美国

国务院提出建议ꎬ 称必须加强培养新一代俄罗斯及东欧问题研究专家ꎬ 因为相关

专家及高级外语人才的严重缺乏将严重威胁国家利益ꎮ 经过长时间争论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国务院恢复了对该项目的资助ꎬ 虽然资助金额较之前少了一半ꎮ

(二) “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 的关键语言规划

“东欧及原苏联研究及语言培训项目” 分为两个部分ꎬ 一部分是政策研究ꎬ
另一部分是语言培训ꎬ 两部分互为支撑ꎬ 前者以语言技能为基础ꎬ 后者以政策研

究为目的ꎮ 就语言培训而言ꎬ “第八章” 项目资金主要分配给美国俄语教师协会

(简称 “美国协会”)①、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社会科学研究协会等ꎮ 近几年ꎬ 亚

利桑那大学关键语言研究所和印第安那大学夏季语言培训班也争取到了该项目的

资助ꎮ 这些机构通过国内培训和国际交流的方式选派高级研究者到对象国提升语

言水平和进行科学研究ꎮ 一般而言ꎬ 初中级语言培训在国内进行ꎬ 中高级语言能

力提升培训在国外进行ꎮ
如前所述ꎬ 美国的关键语言规划是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ꎬ 是实现国家战略目

标的措施和手段ꎮ 在语种确定上ꎬ “第八章” 实施机构根据国际形势、 国家战略

变化及语言资源优势不断调整并丰富关键语言ꎬ 再通过提供奖学金等方式鼓励美

国学生学习这些语言ꎮ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重点教授东欧地区的十几个语种②ꎬ 如阿尔巴尼亚语、 波

斯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 捷克语、 匈牙利语、 拉脱维亚语、 立陶宛语、
马其顿语、 波兰语、 罗马尼亚语、 斯洛伐克语、 斯洛文尼亚语ꎬ 等等ꎮ

亚利桑那大学梅里坎中心 (Ｔｈｅ Ｍｅｌｉｋ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关键语言研究所是专注东

欧地区语言培训和研究的机构ꎬ 九一一事件后发展迅速ꎬ ２０１６ 年可教授的语言

７４１

①

②

成立于 １９７６ 年ꎬ １９９８ 年俄语教师协会重组ꎬ 更名为美国国际教育协会ꎬ 成立独立董事会监管所
有项目的执行ꎬ 但俄语教师协会仍保留ꎬ 属分支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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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１１ 种①ꎮ 该机构拥有强大的语言教学能力ꎬ 成为国防部和国务院关键语言项目

实施的委托单位ꎮ
更为强大和专业的东欧语言培训机构是美国俄语教师协会ꎮ 该协会自 １９８６

年起承担国务院 “第八章” 语言教育项目以来ꎬ 经过 ２０ 多年的发展ꎬ 可教授的

语言越来越多ꎬ 声称可以提供欧亚和东南欧国家任何一门官方语言的教学②ꎮ 值

得注意的是ꎬ 他们教授的车臣语、 雅库特语、 布里亚特语、 巴什基尔语、 鞑靼语

都是俄罗斯联邦内共和国的官方语言ꎮ 从美国应用语言学会的历年统计数据看ꎬ
目前ꎬ 美国高校没有提供这些语言的教学ꎮ 显然ꎬ 该协会能够提供这些语言的教

学是有其战略目的的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发生的车臣战争提升了车臣语在美国关键语言中的战略地位ꎮ

雅库特语所在地区———萨哈 (雅库特) 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最大的行政区ꎬ 有

着丰富的自然资源ꎬ 经济发展潜力巨大ꎮ 在对外经济活动中ꎬ 美国是其重要的贸

易伙伴ꎮ 鞑靼斯坦共和国是俄罗斯联邦内的具有特殊地位和特权的地区ꎮ 鞑靼斯

坦在苏联解体后ꎬ 分离主义势力膨胀ꎬ 其官方语言鞑靼语本来使用西里尔字母书

写ꎬ ２０００ 年起改用拉丁字母ꎮ 俄罗斯政府要求鞑靼语采用西里尔字母ꎬ 但遭到鞑靼

斯坦政府强烈反对ꎮ 巴什基尔共和国的官方语言在鞑靼斯坦和乌德穆尔特都有使

用ꎮ 布里亚特共和国南邻蒙古国ꎬ 与中国内蒙古自治区有密切的经济往来ꎬ 布里亚

特语的战略地位也在提升ꎮ 因此ꎬ 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考虑ꎬ 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学

习俄罗斯境内的民族语言和跨境语言了解各共和国的动态ꎮ 虽然这些语言的教学才

刚刚起步ꎬ 学习者还非常少ꎬ 但可以从关键语种的变化观察美国战略的动向ꎮ

结　 语

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ꎬ 美国作为全球大国的崛起并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优势

的产物ꎬ 这个国家真正拥有无可匹敌的霸权地位ꎬ 部分原因在于对其他国家内部

情况了如指掌ꎬ 包括它们的语言和文化、 历史和政治体系、 经济和人口状况ꎮ 美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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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语、 亚美尼亚语、 波斯尼亚语、 克罗地亚语、 希伯莱语、 马其顿语、 波兰语、 俄语、
塞尔维亚语、 土耳其语、 乌兹别克语

２０１６ 年可提供教学指导的语言包括: 俄语、 亚美尼亚语、 阿塞拜疆语、 达里语、 波斯语、 格鲁吉
亚语、 哈萨克语、 吉尔吉斯语、 罗马尼亚语、 乌克兰语、 乌兹别克语ꎮ 近几年又增加了雅库特语、 布里亚
特语、 巴什基尔语、 鞑靼语、 车臣语、 普什图语、 塔吉克语和土库曼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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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通过实施语言和文化战略创造了诸多智库ꎬ 这些智库拥有擅长外语、 对历史敏

感以及能深入了解外国社会的学者、 研究者和学生ꎬ 政策决策者能够倾听他们的

意见ꎬ 有时他们自身甚至也能成为决策者①ꎮ 因此ꎬ 不了解对象国的语言ꎬ 区域

研究很难开展ꎮ 正如美国学者阿兰􀅰坦斯曼和日本学者中村光男所称ꎬ 区域研究

者必须具备当地语言能力ꎬ 能运用方言进行深入的实地调查ꎬ 用当地语言完成第

一手资料和文献的收集和利用②ꎮ 因此ꎬ 中国的语言学家和区域研究专家应携手

研究外语教育和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和研究内容ꎮ
此外ꎬ 有学者指出ꎬ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俄罗斯研究及俄语教育正在衰落ꎮ 美

国学者彼得􀅰拉特兰通过对 １９９１ 年以来美国公开发表的俄罗斯政治研究文献的

梳理ꎬ 以及对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主要议题的总结和评价发现ꎬ 这 ２０ 多年间ꎬ 俄

罗斯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声望日渐衰落③ꎮ 一方面由于美国政府资金削减ꎬ 另一

方面由于政治科学更倾向于数理分析ꎬ 国别研究的重要性相对减弱ꎮ 此外ꎬ 俄罗

斯转型与西方的预期和希望不符ꎬ 也减弱了美国学者对俄罗斯政治研究的兴趣ꎮ
这是导致俄语学习者人数大幅下滑的主因④ꎮ 而实际上ꎬ 根据我们对美国语言政

策的分析ꎬ 在美俄关系变化的不同历史阶段ꎬ 美国对语言战略进行了调整ꎮ 冷战

期间ꎬ 美国的语言战略主要培养的是俄语人才ꎬ 是了解 “敌人” 的手段ꎮ 冷战后ꎬ
美国的语言战略手段多样ꎬ 内容不断丰富ꎬ 特别表现在关键语种的灵活认定上ꎬ 掌

握东欧、 东南欧、 中亚及俄罗斯联邦内各共和国地区的语言成为美国了解俄罗斯和

保障美国在欧洲利益的重要途径ꎮ 再以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为例ꎬ 美国的关键语言列

表中不仅包含汉语普通话ꎬ 还包含粤语、 闽南语、 吴方言、 赣方言、 藏语和维吾尔

语ꎮ 这表明ꎬ 在全球化加速背景下ꎬ 只学习一国的官方语言已经远远不够ꎬ 语言学

习还要和区域研究充分融合ꎬ 国家语言战略规划的制定应该细化和制度化ꎮ
(责任编辑　 胡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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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统计ꎬ １９９０ 年美国高校俄语学习者是４４ ４７６人ꎬ 到 １９９５ 年下降到２４ ７２９
人ꎮ 最新数据显示ꎬ ２０１３ 年美国高校俄语学习者人数降至２１ ９６２人ꎮ


